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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曆
新
年
前
，
林
㞒
春
風
滿
面
，
高
調

承
認
與
新
晉
女
星
吳
千
語
的
戀
情
。

由
傳
兩
人
因
合
作
電
影
︽
男
人
如
衣
服
︾

時
擦
出
愛
火
，
林
㞒
雖
即
推
新
歌
︽B

B

︾

︵B
B

是
吳
千
語
暱
稱
︶

以
歌
示
愛
，
但
一

直
只
默
認
拍
拖
，
未
有
給
予B

B

﹁
㞒
嫂
﹂
名

分
，
通
常
偶
像
派
藝
人
在
公
開
戀
情
前
，
都
先

顧
及
粉
絲
反
應
，
若
惹
怒
粉
絲
會
損
害
事
業
和

人
氣
。

幸
而
，
吳
千
語
的
白
武
士
出
現
了
，
有
周
刊

以
封
面
大
字
標
題
報
道
，
指
林
㞒
以
月
租
八
萬

元
在
半
山
租
一
豪
宅
與
吳
千
語
半
同
居
，
把
吳

千
語
形
容
是
拜
金
女
。
林
㞒
馬
上
挺
身
，
確
認

B
B

女
友
地
位
，
並
指
斥
報
道
失
實
，
再
度
強
調

二
人
沒
有
同
居
、
也
沒
有
金
錢
瓜
葛
。
林
㞒
稱

此
舉
是
﹁
作
為
男
人
，
做
應
該
做
的
事
﹂，
更
大

讚
吳
千
語
是
好
女
孩
。
為
了
維
護
吳
千
語
的
名

譽
，
林
㞒
不
理
公
司
、
粉
絲
的
反
應
，
公
開
愛

的
宣
言
，
是
好
男
人
，
有
承
擔
的
表
現
，
為
隱

瞞
與
潘
霜
霜
戀
情
洗
底
，
挽
回
不
少
形
象
分
。

所
以
被
炒
作
負
面
新
聞
，
未
必
是
壞
事
，
吳

千
語
因
而
得
到
名
分
，
成
為
﹁
㞒
嫂
﹂
令
她
人

氣
大
增
，
像
熊
黛
林
︵
郭
富
城
嫂
︶、
樂
基
兒

︵
前
黎
明
嫂
︶、
昆
凌
︵
周
杰
倫
嫂
︶

等
天
王
嫂

一
樣
，
身
價
必
倍
增
，B

B

經
理
人
黃
百
鳴
可
樂

透
了
。

林
㞒
多
年
來
接
受
我
訪
問
，
提
到
拍
拖
問
題

時
，
回
應
都
是
很
希
望
像
普
通
人
一
樣
，
可
與

女
友
十
指
緊
扣
在
街
上
閒
逛
、
吃
飯
、
看
電
影
。

公
開
與B

B

戀
情
後
，
林
㞒
瘋
狂
投
入
﹁
㞒
語
戀
﹂，
大
有

重
女
友
輕
事
業
之
態
，
共
度
首
個
情
人
節
外
，
二
十
日
內

三
度
雙
雙
出
遊
，
玩
轉
東
京
到
沖
繩
出
巡
，
再
到
意
大
利

睇
建
築
物
，
在
較
少
人
認
得
他
們
的
異
國
，
林
㞒
終
可
好

好
享
受
他
渴
求
的
普
通
人
拍
拖
生
活
。

百
家
廊

王
　
珍

林㞒吳千語愛得公開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中
國
古
有
﹁
人
瑞
﹂
的
講
法
。
﹁
人
瑞
﹂，

指
﹁
人
中
的
祥
瑞
﹂，
泛
稱
有
德
行
或
高
壽
的

人
。今

人
一
般
指
的
人
瑞
，
意
喻
高
壽
，
就
算
高

壽
，
也
很
少
超
過
一
百
歲
，
如
果
能
過
一
百

歲
，
可
稱
﹁
人
瑞
王
﹂。

產
生
﹁
人
瑞
﹂
的
土
壤
，
大
都
在
荒
山
野
嶺
或
偏

僻
的
、
人
跡
罕
至
的
地
方
，
尋
常
可
以
吸
收
日
月
精

華
，
不
用
像
現
代
人
在
毒
霧
市
囂
中
過
活
。

也
有
例
外
的
。
今
年
剛
慶
祝
一
百
零
八
歲
的
周
有

光
先
生
，
就
是
一
個
現
實
例
子
。

二
○
一
一
年
杪
，
特
地
跑
到
北
京
他
的
寓
所
去
探

望
他
。

一
個
一
百
零
六
歲
的
人
，
仍
然
精
神
飽
滿
侃
侃
而

談
，
頭
腦
清
晰
敏
捷
，
有
問
必
答
，
言
談
中
，
還
能

常
常
以
開
玩
笑
的
口
吻
，
自
娛
娛
人
。
令
人
嘆
為
觀

止
。他

住
在
一
幢
舊
唐
樓
的
三
樓
，
沒
有
電
梯
，
我
們

要
一
鼓
作
氣
爬
上
去
，
已
頗
感
為
難
了
，
半
休
半

爬
，
抵
達
門
口
，
我
們
四
個
人
，
也
氣
咻
咻
，
有
點

透
不
過
氣
。

我
為
老
人
家
抱
不
平
。
他
卻
半
開
玩
笑
地
說
，
身

體
就
是
這
樣
煉
成
的
！

他
在
書
房
見
客
。
所
謂
書
房
也
不
過
五
、
六
十
見

方
呎
，
小
梳
化
、
小
書
桌
、
一
個
小
書
櫃
，
已
佔
去

七
七
八
八
，
三
、
四
個
人
擠
進
在
裡
邊
，
已
有
點
水
洩
不
通

了
。他

老
人
家
說
，
小
書
房
好
。
書
櫃
就
近
在
咫
尺
，
手
拿
書

到
，
免
卻
挪
動
身
子
，
可
節
省
一
點
氣
力
。

周
有
光
為
他
的
蝸
居
曾
作
了
︽
新
陋
室
銘
︾
的
詩
，
自
娛
一

番
，
很
能
啟
迪
人
心
：

山
不
在
高
，
只
要
有
㡡
鬱
的
樹
林
，

水
不
在
深
，
只
要
有
洄
游
的
魚
鮮
。

這
是
陋
室
，
只
有
我
唯
物
主
義
快
樂
自
尋
。

房
間
陰
暗
，
更
顯
窗
子
明
亮
，

書
桌
不
平
，
要
怪
我
伏
案
太
勤
。

門
檻
破
爛
，
偏
多
不
速
之
客
，

地
板
跳
舞
，
歡
迎
老
友
來
臨
。

臥
室
就
是
廚
房
，
飲
食
方
便
，

書
櫃
兼
作
菜
櫃
，
菜
有
書
香
。

喜
聽
鄰
居
的
收
音
機
送
來
音
樂
，

愛
看
素
不
相
識
的
朋
友
寄
來
文
章
。

使
盡
吃
奶
氣
力
，
擠
上
電
車
，
借
此
鍛
煉
筋
骨
。

為
打
公
用
電
話
，
出
門
半
里
，
順
便
散
步
觀
光
。

仰
望
雲
天
，
宇
宙
是
我
的
屋
頂
。

遨
遊
郊
外
，
田
野
是
我
的
花
房
。

對
於
一
位
國
家
級
的
大
專
家
而
言
，
周
有
光
的
居
住
條
件
是

非
常
不
合
時
宜
，
更
與
身
份
有
違
，
換
㠥
別
人
，
已
是
滿
腹
牢

騷
，
一
腔
酸
水
，
難
得
的
是
他
甘
之
如
飴
，
樂
天
自
在
。

一
百
多
歲
的
人
，
還
天
天
爬
格
子
。
其
實
他
老
早
已
不
用
爬

格
子
，
他
是
用
一
台
日
本
老
式
打
字
機
一
筆
一
劃
地
敲
出
來

的
。單

表
這
一
筆
，
已
比
起
我
進
步
得
多
了
。

像
他
這
年
紀
的
人
，
老
朽
不
堪
的
，
大
不
乏
人
。
難
得
的

是
，
他
頭
腦
還
是
水
靈
靈
地
活
轉
，
一
切
苦
惱
煩
惱
彷
彿
都
與

他
無
關
。

他
是
入
世
人
，
卻
練
出
出
世
心
態
，
功
夫
深
不
可
測
。

立
地
成
佛
，
周
有
光
沒
入
佛
門
，
卻
活
脫
脫
地
是
﹁
人
間

佛
﹂。

︵︽
周
有
光
印
象
記
︾
之
一
︶

「人瑞王」周有光
彥　火

琴台
客聚

美
國
人
的
全
球
﹁
侵
略
﹂
十
分
厲

害
，
除
槍
桿
子
的
戰
爭
之
外
，
還
有
軟

文
化
的
侵
略
。

美
國
電
影
，
是
美
國
文
化
侵
略
的
重

要
武
器
。
至
今
的
美
國
電
影
，
仍
是
國

人
所
欣
賞
的
外
國
﹁
大
片
﹂
。
不
少
大
製

作
，
遠
如
︽
亂
世
佳
人
︾，
近
如
︽
鐵
達
尼

號
︾，
都
令
人
津
津
樂
道
。
至
於
電
影
的
奧

斯
卡
獎
，
更
是
國
際
電
影
界
一
年
一
度
的
盛

事
。美

國
飲
食
文
化
，
橫
掃
全
球
。
最
早
是

﹁
可
口
可
樂
﹂
的
飲
料
。
改
革
開
放
以
後
，

中
國
解
禁
，
可
樂
幾
乎
佔
領
了
中
國
軟
飲
料

的
半
壁
江
山
。
繼
而
是
麥
當
勞
和
肯
德
基
等

的
快
餐
店
，
在
神
州
大
地
遍
地
開
花
。
現
在

連
星
巴
克
的
咖
啡
店
也
開
得
大
街
小
巷
處
處

皆
是
。
這
種
美
式
飲
食
文
化
，
﹁
俘
虜
﹂
了

中
國
億
萬
的
青
少
年
兒
童
。

到
美
國
留
學
，
成
為
中
國
青
年
學
生
出
國

首
選
。
到
美
國
去
﹁
鍍
金
﹂，
既
是
青
年
人

的
夢
想
，
也
是
達
官
貴
人
﹁
進
軍
﹂
海
外
的
第
一
步
。

我
常
常
說
，
幾
十
萬
的
留
美
學
生
，
加
上
他
們
的
家
長

或
家
庭
，
都
是
中
國
放
在
美
國
的
﹁
人
質
﹂。

美
式
日
常
用
品
，
也
侵
入
中
國
的
尋
常
百
姓
家
。
以

人
人
常
用
的
牙
膏
為
例
。
美
國
的
高
露
潔
牙
膏
幾
乎
壟

斷
中
國
的
牙
膏
市
場
。
他
們
的
廣
告
鋪
天
蓋
地
，
他
們

連
中
國
的
一
些
較
為
著
名
的
牙
膏
廠
也
收
購
了
。
過
去

還
有
一
些
中
國
名
牌
，
現
在
都
已
銷
聲
匿
跡
。

中
國
現
在
採
取
的
是
自
由
經
濟
模
式
，
並
不
歧
視
外

資
企
業
，
也
並
不
限
制
外
國
商
品
和
商
戶
的
正
當
傾

銷
。
但
是
美
國
佬
號
稱
自
由
經
濟
，
一
遇
到
中
國
的
價

廉
物
美
的
商
品
進
入
美
國
市
場
，
便
大
聲
叫
喊
影
響
美

國
人
的
就
業
，
就
要
加
重
入
口
稅
項
來
加
以
限
制
。
至

於
中
國
擬
向
美
國
購
買
某
些
高
科
技
產
品
，
又
以
種
種

藉
口
禁
止
交
易
。
號
稱
自
由
國
家
的
首
領
，
又
何
曾
在

貿
易
上
對
我
們
採
用
平
等
態
度
？

如
果
今
天
的
中
國
飲
料
﹁
娃
哈
哈
﹂
暢
銷
美
國
，
今

天
的
香
港
華
資
的
﹁
大
家
樂
﹂
和
﹁
大
快
活
﹂
餐
廳
到

美
國
各
城
鎮
遍
地
開
花
，
中
國
的
﹁
田
七
牙
膏
﹂
代
替

﹁
高
露
潔
﹂
暢
銷
美
國
，
美
國
會
否
以
平
常
心
面
對
如
此

的
自
由
競
爭
？
美
國
人
的
霸
道
和
雙
重
標
準
，
在
此
暴

露
無
遺
！

美國的文化侵略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有
多
少
年
老
夫
妻
是
分
床
而
睡
的
呢
？
這
是

在
我
欣
賞
完
電
影
︽
驚
慄
大
師
：
希
治
閣
︾
之

後
，
浮
現
腦
海
的
疑
問
。

以
荷
里
活
拍
攝
電
影
的
精
密
計
算
，
我
絕
對

相
信
戲
中
希
治
閣
夫
婦
分
床
而
睡
絕
非
偶
然
，

而
是
一
種
對
兩
人
關
係
的
無
聲
描
寫—

—

兩
人
已
經

再
無
親
密
接
觸
，
夫
妻
的
關
係
已
經
明
顯
轉
淡
。
當

然
，
我
絕
不
認
為
性
是
婚
姻
的
一
切
，
但
正
如
經
典

愛
情
電
影
︽90

男
歡
女
愛
︾︵W

hen
H

arry
M

et
Sally

⋯

︶
中
的
著
名
對
白
一
樣
，
在
男
女
的
關
係
之
間
，

﹁the
sex

part
alw

ays
gets

in
the

w
ay

﹂，
反
映
再
無
性

生
活
的
夫
妻
，
確
是
一
種
感
情
轉
淡
的
危
機
或
訊

號
。不

過
，
有
趣
又
矛
盾
的
是
，
人
不
論
到
了
什
麼
年

紀
，
我
們
或
多
或
少
仍
渴
望
被
愛
︵
不
論
是
來
自
伴

侶
、
子
女
或
兒
孫
︶，
所
以
電
影
中
無
兒
無
女
的
希
治

閣
夫
婦
在
得
不
到
對
方
的
愛
護
之
時
，
惟
有
各
自
另

尋
出
路
：
希
治
閣
改
為
迷
戀
其
作
品
中
的
每
一
位
金

髮
女
郎
，
迷
戀
得
總
是
躲
在
書
房
欣
賞
他
們
的
照

片
；
太
太
呢
？
則
經
常
與
倚
賴
㠥
她
的
名
氣
而
生
存

的
二
流
編
劇
朝
夕
相
對
，
逐
漸
分
不
清
是
為
了
工
作
，
還
是
渴

望
對
方
的
關
懷—

—

如
此
的
設
計
，
促
使
戲
中
的
希
治
閣
夫
妻
，

形
成
一
段
充
滿
微
妙
張
力
的
刺
激
關
係
。

到
底
在
現
實
之
中
，
真
的
有
如
此
渴
望
﹁
遲
來
的
春
天
﹂
的

長
者
存
在
嗎
？
信
不
信
由
你
，
在
天
命
見
過
的
算
命
顧
客
中
，

確
實
久
不
久
便
會
出
現
類
似
的
個
案
，
而
值
得
恭
喜
︵
還
是
擔

心
？
︶
的
是
，
以
八
字
的
角
度
而
論
，
不
論
閣
下
到
了
什
麼
年

紀
，
只
要
你
依
然
渴
望
求
得
戀
愛
，
在
每
十
二
年
的
周
期
之

中
，
起
碼
總
有
兩
三
年
的
桃
花
年
出
現
。

至
於
人
為
何
到
了
年
長
仍
會
渴
望
求
愛
呢
？
我
想
，
我
們
大

概
可
借
用
英
倫
才
子
艾
倫
．
狄
波
頓
談
及
人
為
何
會
渴
求
身
份

地
位
的
解
釋
：
我
們
可
以
把
愛
理
解
為
一
個
人
對
另
一
個
人
尊

重
以
及
對
那
個
人
存
在
的
感
知
，
試
問
又
有
誰
不
想
被
尊
重
，

有
誰
不
擔
心
被
遺
忘
？

與希治閣談情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阿
濕
婆
是
什
麼
？
這
是
︽
本
草

綱
目
︾
一
書
中
引
用
梵
書
的
名

字
，
原
來
指
的
是
馬
。
馬
的
名
稱

還
有
很
多
未
聽
過
的
別
名
，
比
如

紫
叱
撥
、
華
聊
、
綠
耳
公
、
駁
龍

儀
同
、
自
在
將
軍
、
午
日
三
公
、
聾
蟲

等
等
。

香
港
的
生
活
，
很
多
人
離
不
開
馬
，

因
為
一
星
期
有
一
兩
次
跑
馬
。
香
港
人

想
不
到
的
，
是
最
近
居
然
在
歐
洲
發
生

的
馬
肉
新
聞
。
把
馬
肉
混
進
牛
肉
來
出

售
。
其
實
這
是
早
就
存
在
的
事
實
，
因

為
馬
肉
比
牛
肉
便
宜
，
而
且
營
養
比
牛

肉
更
豐
富
，
只
是
聽
到
吃
馬
肉
，
就
會

心
裡
怪
怪
而
已
。

中
國
人
吃
馬
，
那
是
很
悠
久
了
，
在

仰
韶
文
化
的
遺
址
裡
，
就
有
吃
馬
的
遺
存
，
先
秦

時
代
，
馬
是
列
為
六
畜
之
一
。
在
桂
林
，
我
曾
吃

過
馬
肉
米
粉
，
在
香
港
的
新
疆
菜
館
，
我
也
曾
吃

過
馬
肉
腸
。

香
港
人
日
日
都
要
經
過
的
，
是
馬
路
。
又
不
是

給
馬
走
的
，
為
什
麼
叫
馬
路
？
多
年
以
前
，
曾
經

有
美
國
記
者
向
當
時
的
中
國
總
理
周
恩
來
提
問
過

類
似
的
問
題
，
周
總
理
的
回
答
很
幽
默
，
他
說
中

國
走
的
是
馬
克
思
的
道
路
，
當
然
叫
做
馬
路
了
。

那
麼
，
中
國
人
為
什
麼
稱
道
路
為
馬
路
呢
？
古

代
真
是
給
馬
走
的
嗎
？
查
查
字
典
就
得
知
，
馬
，

有
大
的
意
思
。
︽
本
草
綱
目
︾
說
：
﹁
凡
物
大

者
，
皆
以
馬
名
之
。
﹂
所
以
有
人
稱
為
大
蓼
的
一

種
草
，
正
確
的
稱
呼
是
馬
蓼
。
章
炳
麟
在
︽
新
方

言
．
釋
言
︾
中
說
：
﹁
古
人
於
大
物
輒
冠
馬
字
。
﹂

所
以
才
有
馬
豆

來
指
稱
豆
粒
較

大
的
豆
，
有
時

會
指
是
蠶
豆
；

更
以
馬
棗
來
稱

呼
最
近
市
場
可

以
看
到
的
新
鮮

大
棗
。

不
過
，
香
港

人
知
道
馬
的
種

種
，
通
常
都
是

賽
馬
的
馬
名
。

阿濕婆
興　國

隨想
國

要
了
解
日
本
經
理
人
公
司
如
何
隻
手
遮

天
，
先
認
識
業
界
生
態
及
運
作
邏
輯
乃
基

本
的
起
步
點
，
可
是
大
衛
馬
克
思

︵W
.D

avid
M

arx

︶
在
他
的
日
本
經
理
人
制

度
研
究
中
，
就
曾
嚴
正
地
指
出
業
界
存
在

很
多
潛
規
則
，
令
外
人
難
以
看
破
細
察
。
表
面

上
看
來
，
日
本
傳
媒
不
是
沒
有
關
於
經
理
人
公

司
的
資
料
提
供
，
一
般
的
周
刊
雜
誌
以
及
八
卦

雜
誌
如C

Y
Z

O

等
，
都
會
報
道
一
些
相
關
資

訊
。
而O

R
IC

O
N

的
唱
片
銷
量
榜
，
電
視
的
重

點
音
樂
節
目
如
︽M

U
S
IC

S
T

A
T

IO
N

︾
及

︽U
T

A
B
A
N

︾
等
，
都
可
以
給
予
一
鱗
半
爪
的
概

略
印
象
，
那
當
然
與
真
面
貌
仍
存
在
廣
闊
的
鴻

溝
。要

明
白
日
本
的
經
理
人
公
司
運
作
真
貌
，
首

先
要
了
解
背
後
左
右
大
局
的
﹁
系
列
﹂
經
營
模

式
，
其
實
﹁
系
列
﹂
建
構
早
已
存
在
於
日
本
各

行
各
業
中
，
泛
指
透
過
不
同
形
式
的
結
合
組

成
，
從
而
於
某
一
業
界
內
構
成
互
相
依
存
的
商

業
組
織
關
係
，
而
外
人
不
一
定
能
夠
明
白
及
理

解
。
在
經
理
人
公
司
業
界
中
，
部
分
公
司
會
公

開
承
認
業
界
中
的
主
從
及
子
母
關
係
，
如

T
opcoat

從
屬
於W

atanabe
Production

。
但
不

少
大
公
司
如B

urning
Production

及

K
-D

ash

等
，
都
不
會
公
開
與
其
他
同
業
的
關
係
，
只
有

行
內
人
才
知
悉
。
此
所
以
表
面
上
藝
能
界
偶
像

好
像
繁
花
盛
放
，
來
自
不
同
公
司
存
在
良
性
競
爭
，
可
是

背
後
不
過
由
數
大
經
理
人
公
司
操
控
一
切
，
他
們
決
定
哪

一
個
藝
人
會
參
與
甚
麼
演
藝
計
劃
，
幕
後
黑
手
的
影
響
力

至
為
巨
大
。

由
於
公
司
之
間
存
在
千
絲
萬
縷
的
關
係
，
所
以
很
多
時

候
也
需
要
透
過
利
益
輸
送
來
平
衡
帳
目
，
這
也
是
洩
露

﹁
系
列
﹂
關
係
的
黃
金
時
刻
。
一
般
而
言
，
不
少
小
型
的
經

理
人
公
司
，
其
實
都
是
由
母
公
司
的
員
工
出
來
開
枝
散
葉

經
營
，
甚
至
連
營
運
資
金
乃
至
簽
約
藝
人
都
是
由
母
公
司

一
力
安
排
，
一
旦
當
藝
人
冒
出
頭
來
，
便
往
往
會
把
藝
人

的
出
版
權
送
給
母
公
司
作
回
報
，
此
舉
幾
已
成
為
不
成
文

的
潛
規
則
。
以
享
負
盛
名
的A

vex
T

rax

為
例
，
旗
下
擁
有

強
大
吸
金
力
的E

very
L
ittle

T
hing

及
濱
崎
步
等
知
名
歌

手
，
想
不
到
也
會
把
出
版
權
送
給B

urning
Production

，
外

界
才
得
以
從
中
窺
探
到
兩
者
的
秘
密
關
係
。

試
想
想
原
來
幕
前
偶
像
大
部
分
都
是
由
數
名
大
公
司
掌

控
，
那
麼
他
們
就
是
真
正
的
幕
後
玩
家
，
可
以
隨
意
置
人

於
生
死
兩
界
中
，
這
才
是
可
怕
之
處
。

經理人公司的黑箱作業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買了一雙新鞋，鞋面上的圖案不是傳統的左右
對稱的那種。很開心地穿了Show給同事們，同事
說：你可真夠粗心的，怎麼一隻爹一隻娘，不是
一雙的吧？

一隻爹一隻娘是我們這邊說成雙成對的東西有
明顯的差異，也有說一隻公一隻婆的。

而我是故意挑選這種新穎的配對方式的，要的
就是這個一隻爹一隻娘的效果：左鞋面上是一隻
手持釣竿的小貓，右鞋面上是掛在魚㢕上的小
魚，兩隻鞋子合起來才是一幅完整的圖案——小
貓釣魚。就如一個家中，爹是爹來娘是娘，父母
雙雙合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家。

我們常常拿鞋子說事，說得最久的要數：婚姻
如鞋。當然，這個說法主要說的是鞋子裡的那些
腳趾頭們舒服與否之感受。

假如按這個說法，也許，鞋子的外觀好看與否
以及用什麼材質做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腳
趾頭們能否在其中過上幸福的生活。換一句話來
說，也就是這雙鞋子好和不好，得由腳趾頭們說
了算。

當然，時代的不同，腳趾頭們的幸福生活的標
準也不同。我曾經採訪過一位老紅軍，他告訴
我，在他十來歲時，家中赤貧，大冬天的還光㠥
一雙腳丫幹農活。這時，紅軍來了，他聽說加入
紅軍就可以有鞋子穿，他就是這樣參軍的。

有鞋穿，這也是腳趾頭們最初對幸福生活的感
受。確實，對於光腳的人來說，哪怕有一雙草鞋
也是好的。

穿上鞋子的腳趾頭們當然又會覺得布鞋比草鞋
好，而皮鞋又比布鞋要好。腳趾頭們對幸福生活
的慾望也是級級攀升的，從穿暖穿舒服到穿款式
樣子、面料、牌子，就如人們對住房的追求一

樣，從安身之地到朝向、樓層、地段、面積，從
平房到洋房到別墅，而腳趾頭們則是最嬌貴、最
挑剔、最任性的，它們是最無法將就那種死要面
子活受罪的表面秀的，舒服、合腳才是一雙好鞋
的先決條件。就像灰姑娘的水晶鞋再美麗，後媽
的女兒們也只能望鞋興歎。不合適就是不合適，
即使是削足適履，也未必能如願硬擠進去。

記得一個瑟瑟秋風、瑟瑟秋雨的季節，我匆匆
行走在異鄉一個景區的山路上，腳趾頭在濕透的
鞋襪裡凍得瑟瑟發抖。

想起自己去出差之前，我說要穿這雙舊鞋子出
門，同事急煞，再三關照說，出門這麼多日子，
難免會有風有雨的日子，這樣的鞋子怎麼經得起
風雨呢？你不是有幾雙板鞋嗎，穿那樣的鞋子才
合適跋山涉水。

可是，嫌繫鞋帶麻煩的我沒有接受同事們的勸
告，依舊穿㠥這雙只適合踩在寫字樓地板上的平
底皮鞋出了門。害得我那些出門在外的日子一直
是用痛苦的腳趾支撐㠥疲憊的雙腿，心裡暗暗後
悔：不聽同事言，吃苦在眼前啊。其實，同事才
是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人！不是嗎？除了家人、
同學和親友之外，我們生命中的黃金時段大多時
光是和同事一起度過的。在一起做事的日月裡，
同事之間總是在互相磨合㠥，也在互相閱讀㠥，
他們怎麼可能不懂你呢？好同事，就是知冷知熱
的人呵！

只是同事的性格各不相同，他們對一件事的理
解和說話的方式也常常會不同，而心胸狹隘有時
像個魔鬼一樣跟㠥我們，這個魔鬼往往會把同事
這樣重要的合作夥伴變成我們假想中的「敵人」。

記得有一次單位集體活動，我不小心用自己的
指甲劃破了臉，愛開玩笑的同事說：什麼事這麼

想不通要自殘啊？體貼的同事則關心地告訴我：
不能吃生醬油也不能吃醋，否則，會落下傷疤
的。而當我看見餐桌上有螃蟹時自然就傷疤未好
忘了痛了，大吃了螃蟹，自然也吃了醋。吃完
了，才又猛醒：啊呀，完了，我要破相了，吃了
醋了。邊上就有同事挖苦：以為才3歲的嫩皮嫩肉
啊，你這樣的老臉老皮的也會怕什麼醋？

同事相處久了就這樣，說話常常沒有遮攔，至
於你聽了後是不是往心裡去，或者是不是有必要
去計較別人是不是在故意傷害，全靠你的理解力
和心量的大小了。就像同樣是說我的臉上一條傷
痕，說出來的話可以完全不同。我想，有時真的
沒有必要把人想得很歹毒。連我自己都會不小心
在自己的臉上劃出一條傷痕呢，總不至於我是真
的恨自己才「自殘」的吧？像理解自己一樣去解
讀同事，心中自然就春暖花開了。

同事確實是我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際關係，想
想，我們天天清早起來總是不忘記梳洗打扮，即
使是不化妝，也一定是穿戴齊整了，才出門去上
班。俗話說：「女為悅己者容」，其實這個悅己者
不就是同事嗎？

這場苦難的雨水打濕了我的
鞋，凍僵了我的腳趾，卻讓我想
起了和同事在一起時的種種溫
暖，我不由地重新審視同事這個
人際關係，借用婚姻如鞋這種說
法，我覺得同事又何嘗不是這樣
呢？一雙合適的鞋對於一個在旅
途中的人真的很重要！就像在我
們人生的職場中，那些合作的夥
伴和共事的人一樣，左右㠥我們
的事業航向甚至是人生的成敗。

再拿鞋子來比婚姻，一隻爹一
隻娘，既要有同尺碼、同款式、
同材質等相同統一的和諧，又要
有相對獨立的個體差異，首先得
有左右之別，其次還可以有顏色
的差異，如一紅一綠對比色等，

還可以有圖案不同，如我這雙鞋面上一隻是貓、
一隻是魚等，就像家中的兩個人，合起來是一個
整體的家，分開來是一個獨立的他和一個她。

同樣，以鞋子來比同事、比合作夥伴，人和人
不可能完全相同，一定是各有所長，若能互相取
長補短、相輔相成、互相輝映，合作好了，就是
一個強大的團隊。就像一雙設計新穎和諧的好鞋
那樣，一隻爹一隻娘，比那種完全相同、對稱的
鞋更豐富多彩，更有情趣、內涵和意味。

反傳統的一隻爹一隻娘，啟發我們，並不是所
有的老觀念舊習俗都非要一成不變，若是我們一
味死守㠥「同行是冤家」、「文人相輕」等陳舊信
條，同行間以互相揭短、攻擊的方式來競爭，就
像一隻鞋猛踩另一隻鞋，最終損害的其實是一雙
鞋。

既然鞋子的設計可以改革創新，我們的理念為
什麼不可以刷新？試試吧，變「同行是冤家」為

「同行是一家」；從「文人相輕」到「文人相
親」，也許會是一種全新的美麗境界。一雙鞋，還
可以一隻爹一隻娘哩！

一隻爹一隻娘

■對於光腳的人來說，哪怕有一雙草鞋也是好的。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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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生活，離不開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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